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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爷爷的故事。

1941 年 5 月，中条山战役，国民党军

队惨败。南山解峪乡的村村寨寨、家家

户户都遭受了日寇的践踏蹂躏。

我的爷爷叫王景书，那年 33 岁。目

睹满庄狼藉的一幕，他与结拜兄弟王国

壁，发小鲁中吾、王丰辰、刘儒荣暗中联

络，悄悄到槐坪鲁中吾家中商讨事宜。

傍晚，一行人如约来到槐坪。

王国壁进门就红着眼睛说：“我家

北 屋 被 鬼 子 拆 了 ，祖 宗 坟 茔 边 的 大 柏

树 也 被 砍 倒 ，拉 往 解 村 盖 炮 楼 了 。 那

天 在 解 村 后 沟 柿 树 旁 ，鬼 子 活 剥 了 一

张 人 皮 ，据 说 那 人 用 石 头 砸 死 了 一 个

日本兵……”

鲁中吾接口说：“老百姓都被鬼子吓

到了。那天鬼子进山抢掠，几支枪就放在

槐坪后院门口，没有一个人敢动……”

爷 爷 听 着 大 家 的 话 ，说 ：“ 鬼 子 晚

上都钻进解村据点炮楼里。槐坪离解

村只有十里路，白天干不过，咱们晚上

去 偷 袭 ！ 咱 从 他 们 那 里 弄 到 枪 ，当 兵

去！”

“我打听了，北山有共产党的部队，

他们在那里打游击。我想和他们一起打

鬼子。”爷爷坚定地说。

那晚，他们趁天黑摸到解村日军炮

楼附近。夜色朦胧中，只见一个鬼子在

站岗，枪就端在手里。

刘儒荣、鲁中吾放哨，爷爷与王国

壁、王丰辰从背后悄悄摸上去。王国壁

看见鬼子，恨得眼睛要滴血，他猛扑上

去，搂住日本兵的腰；王丰辰赶紧上去捂

日本兵的嘴；爷爷从侧面上去，一把抓住

了日本兵的枪头。可那日本兵虽矮小却

敦实，有一股蛮劲，死命抓住枪不放。僵

持之际，王国壁张嘴咬掉了他的一片耳

朵。爷爷三拽两扭，手捋到刺刀上，夺下

枪，又拽掉了刺刀。由于用力过猛，刺刀

刀尖从爷爷左手虎口划过，热乎乎的血

喷了出来……

炮楼里的鬼子听到异响，“呜里哇

啦”一阵怪叫，随即开枪射击。爷爷他们

飞一般逃离现场，敌人摸不清情况，没有

追来。爷爷左手疼得厉害，可还是把刀

和枪夹在腋下，双手握在一起，朝家一路

狂奔。

回 到 营 沟 已 是 子 时 ，家 中 奶 奶 已

焦 急 等 待 多 时 。 她 点 亮 油 灯 ，看 到 爷

爷浑身是血，连惊带吓，半天说不出话

来 。 我 爸 爸 他 们 几 个 孩 子 被 惊 醒 ，看

到 爷 爷 身 上 的 血 ，更 是 吓 得 哇 哇 大

哭 。 爷 爷 忍 着 疼 说 ：“ 别 哭 ！ 见 血 就

哭，不算男人！”正说着，夹在腋下的刺

刀和枪掉在地上。“哪来的枪？”奶奶又

被吓一跳，她端过灯一看，只见爷爷左

手心有一道血口子，虎口血肉模糊，大

拇指无力地耷拉着。

声响惊动了我的曾祖父，他披衣出

来问：“咋啦？”

“没事，爹。受了点小伤。”

“还说小伤，骨头都露出来了。”曾祖

父赶紧叫当土医生的大儿子王国书来处

理伤口。

“疼是小事，万一日本人顺着血迹找

上门，那还了得？”曾祖父立即叫醒二儿

子和四儿子，让他们根据爷爷描述的路

线，提着马灯一路寻找。

可奇怪的是，从营沟到解村的路上，

没有一点儿血迹。

原来，爷爷将那受伤的手紧紧相握，

血从手上流进袖子，再浸湿衣襟，顺裤腿

流下，都流到了鞋子里。爷爷脱掉鞋，见

满脚是血，跟家人笑道：“我说今天咋出

这么多脚汗！”

曾祖父心疼地说：“吉人自有天相，

你干的是正事，连老天都照应着！”

第二日，东方还未露出鱼肚白，爷

爷 便 挥 泪 辞 别 家 人 ，从 小 路 奔 北 山 而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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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队伍在萧瑟秋风中前进，道路边

开满了金黄的山菊花。因为担架上抬着

伤员，这支队伍走得有些缓慢。他们刚刚

跟鬼子打了一场恶战，此刻又累又乏。

一个姑娘走在队伍里，灰色军帽

下，露出两根粗粗的辫子。

有战士喊：“山菊，来一段。”

那叫山菊的姑娘便响亮地说：“来

一段就来一段。”她从挎包里掏出一副

竹板，把手一扬，声音清脆悦耳：“叫同

志，听我讲，行军路上夸张江。张江作

战很勇敢，鬼子手中夺机枪。身上中弹

不撒手，立下战功美名扬！”

说完，她俯身对躺在担架上的战友

张江说：“我说得对吧？”

长着张娃娃脸的张江笑了：“山菊

姐，可惜才夺了一挺机枪，要是两挺，该

多好！”

突然，远处传来嗡嗡声，连长大喊：

“鬼子的飞机来了！快卧倒！”

山菊被炸弹震晕了，等她醒来时，

已经躺在担架上，而张江不知去向。

山菊只是受了轻伤，她坐起来，问

抬她的战士：“张江哪里去了？”

小战士抹了把眼泪：“他牺牲了。”

山菊的泪水淌了下来。

张江只有 18 岁，比山菊小两岁，平

时却很照顾她。张江说，他爹娘都被日

本鬼子杀害了，他要打鬼子，给他们报

仇，将鬼子赶出中国去，让孩子不再失

去亲人。山菊跟他保证，他们一定会把

鬼子赶出去，到时候，乡亲们都能安稳

生活……谁知，朝夕相处的战友说没就

没了。

山菊从担架下来，和战友继续前

进。没走多久，队伍又撞见了鬼子的大

部队。

连长对两个战士下达命令：“你们

跟山菊去团部，向团首长报告敌情，请

求支援。”

此时，前面已与鬼子交上了火。

不容犹豫，山菊与两个战友向团部

方向奔去。身后炮火连天，山菊只希望

跑快点，早点赶到团部。

突 然 ，后 方 传 来 叽 里 呱 啦 的 叫

声—— 几 个 鬼 子 追 上 来 了 ！

眼看鬼子越来越近，一名战友持枪

大喊：“你们快走！”山菊含泪与另一名

战友继续狂奔，身后传来几声枪响。回

头看去，只见那名战友击倒两个鬼子

后，自己也倒在血泊之中。

剩下的 3 个鬼子仍紧追不舍，山菊

体力已经不支，与其拖累战友，不如掩

护他撤离！想到这里，山菊咬牙停下，

摸了摸兜里的手榴弹。

鬼子见她停下，都怪叫着扑上来。

山菊捋了捋自己的短发，笑着拉响了手

榴弹……

支援部队到达后，将鬼子全歼。后

来，战友们找到了一处山菊花开得茂盛

的地方，将山菊的竹板埋在了那里。

每年秋天，那里金灿灿的山菊花都

会开满山坡。

山菊花
■孟宪歧

烈日炙烤着营区的水泥地面，二级

上士肖能福蹲在中队库房门口，一手握

着账本，一手捏着笔，汗珠从他黝黑的

脸颊滑落。他对着清单反复核对物资

数量，嘴里念叨着：“耙子用坏了两把，

锄头把该换了……”

作 为 中 队 会 计 兼 物 资 管 理 员 ，肖

能福不仅对库房里的每一把扫帚、每

一 盒 螺 丝 钉 如 数 家 珍 ，还 总 爱 管 管

“闲事”：瓷砖裂缝、水管漏水、墙皮脱

落 …… 只 要 被 他 发 现 ，必 要 负 责 到

底 。 有 战 友 劝 他 ，这 些 事 不 该 你 操

心 ，何 必 自 讨 苦 吃 ？ 他 却 笑 着 挠 挠

头 ：“ 中 队 就 是 咱 家 ，家 里 东 西 坏 了 ，

哪能不管？”从那以后，大家常亲切地

称他“福管家”。

有一年冬天，中队热水器的阀门突

然失灵，冷水无法抽入热水箱。维修人

员查看后直摇头：“零件得从外地调，最

快也要两天才能到。”天气寒冷，看官兵

训练归来只能用凉水擦身，肖能福急得

不行。突然，他一拍大腿：“用手抬阀

门！”说干就干，他扛着梯子爬上了屋

顶。

黑 夜 里 ，只 见 他 弓 着 腰 ，用 手 托

起 阀 门 ，让 冷 水 注 入 水 箱 。 这 一 抬 ，

就 是 两 个 小 时 ，连 续 4 天 都 如 此 。 有

战 友 要 换 班 ，他 却 说 ：“ 我 手 稳 ，换 了

人 容 易 漏 水 。”第 4 天 傍 晚 ，新 阀 门 才

终于装好。

还 有 一 次 ，中 队 洗 澡 间 的 地 砖 裂

了 几 块 ，棱 角 锋 利 ，稍 不 留 神 就 会 划

伤脚底。后勤部门批了维修经费，肖

能福却嫌建筑团队报价太高，硬是拉

着 几 个 工 头“ 砍 价 ”。 工 头 老 张 掰 着

手指，边算边说：“一平方米材料费 85

元 ，人 工 费 40 元 ，不 能 再 低 了 ！”肖 能

福掏出本子，一笔笔算账。“瓷砖的批

发 价 是 72 元 ，水 泥 沙 石 我 们 有 库 存 ，

人工费 30 元一平 ，总共 102 元！”老张

气 得 跺 脚 ，肖 能 福 却 笑 脸 相 迎 。 最

后 ，老 张 顺 带 把 走 廊 、伙 房 后 厨 的 破

地砖也换了。

结账时，老张苦笑：“遇上你，我倒

贴钱还得赔笑脸！”有战友调侃肖能福

“抠门”，他却认真地说：“省下的钱能给

中队换两台多功能洗衣机，大家的衣服

洗完还能烘干。”果然，那年雨季，新洗

衣机的烘干功能让官兵感叹“多亏有福

管家”。

新兵小胡初到中队时，看肖能福总

在库房熬夜整理物资，很是疑惑：“这点

活至于天天加班？”直到某次上级检查，

要清点战备物资和固定资产，其他中队

忙得焦头烂额，肖能福一个小时就把所

有物资清点完毕。小胡这才恍然大悟：

“阿福班长是把所有东西的位置都印在

脑子里了啊！”

更让战友感动的，是肖能福藏在抽

屉里的“中队成长相册”。照片里，刚进

驻时斑驳的墙面逐渐被粉刷一新，开裂

的地砖被整齐的瓷砖取代，生锈的铁库

门换成了电动防盗门……每张照片背

面都写着日期和事件。“等退伍了，我就

把这些‘家当’传给下一任管理员。”肖

能福淡淡地说。

初夏的黄昏，在官兵嘹亮的呼号声

中，肖能福到中队各个点位查看物资情

况，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指导员

对中队长说：“上次团里想调他去机关，

他死活不肯，说舍不得这里。”中队长望

着那个忙碌的背影，轻声道：“他是把根

扎在这儿了。”

中队有个中队有个““福管家福管家””
■■傅 琳 王英子傅 琳 王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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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海岛上洒满明月的清辉，如
同官兵的心灵般澄澈；当爷爷脱下
灌满鲜血的鞋子，忍痛调侃自己出
了不少脚汗；当山菊毅然拉响手榴
弹，满山的菊花金灿灿地绽放……
读者朋友们，你是否会为这些故事
而感动？

好的故事，对读者有很强的吸引
力。于是，读者在不觉间进入故事的

世界，感悟人物的命运，咀嚼生活的味
道。

读者需要好故事。一位作家说：
“故事让我们从别人的视角看待生命，
也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我们在故
事中欢喜悲伤着，也在故事中探索寻
找着，从故事中获得启迪与力量。

故事也会被续写，如同向阳生长
的植物，生生不息。

故事也会生长故事也会生长
■■孙佳欣孙佳欣

兵 故 事

用文学抵达真实

“呜呜呜”，3 声短促鸣笛响过，汽轮

徐徐靠上南日岛码头。

朱干事刚登上码头，忽然“咦”地一声

站住了。我顺着他看的方向望去，只见检

票口外面站着两个军人，其中一个正向我

们招手。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海防 1连的

周连长。瞬间，朱干事脸上蒙上阴云。

那是 1997 年的初秋，我参加机关工

作组，到驻守闽东的海防某团蹲点。海

防团的连队分驻在几个海岛上，工作组

成员也分别前往各个驻岛连队。我被分

配到驻南日岛的海防 1 连蹲点，参加联

合蹲点的团组织股朱干事与我同行。

走 出 检 票 口 ，朱 干 事 就 虎 着 脸 责

问：下连蹲点纪律早有明确，不打招呼，

不要迎送。你怎么跑码头来了，谁搞的

通风报信？

周连长苦笑一声说，朱干事，你可

把我冤枉了，我压根就不知道你们今天

来。这不，我是来给一个老兵送行的，

他要调到师农场去。

我这才看到，连长身边的大个子战

士背着背包，手上还提着行囊袋。他向

我们敬了个军礼，向连长道了声再见，

就去排队检票登船了。

误会解除，我们向连队走去。

一 阵 海 风 吹 来 ，我 将 目 光 投 向 远

处。小岛上石路蜿蜒，树木葱郁，成群

海鸥翩翩起舞。

一路上，朱干事和周连长给我介绍

连队的情况。说起遵守纪律，朱干事

说：“我们连还有一件‘传家宝’呢。”他

在海防 1 连当过副指导员，对连队的历

史如数家珍，于是便跟我讲起了一条

“红线”的故事。

那是 1941 年冬天 ，日军对沂蒙山

根据地发动大“扫荡”。一日清晨，与敌

周旋的八路军某团 1 连在红崖村突遭

日军包围。激战中，一位肖姓猎户领着

战士们从秘道突出重围。后来，猎户夫

妇惨遭鬼子杀害，他们 14 岁的儿子藏

在地窖里躲过一劫。连长将孩子带到

连队，后来，让他当了通信员。

小通信员机智勇敢，连队战士都称他

“小沂蒙”。穿梭转战中，身负血海深仇的

小沂蒙每当看到鬼子，总是按捺不住要掏

手榴弹。为让他遵守战场纪律，连长在他

手腕上拴了一根红线绳。“你冲动时一伸

手，看到这根红线，就要冷静下来。”

那天打埋伏，小沂蒙跟着连长趴在山

腰茅草丛里。鬼子队伍刚从山坳口冒出

头，小沂蒙就双眼冒火，想扣动扳机，好在

有连长将他按住——原来，打头骑着黑马

的日军少佐，正是杀害他父母的仇人。

恰在这时，日军展开试探性射击，

一梭子弹恰好落在他们埋伏的位置。

小沂蒙被连长紧紧按住，子弹贴着他头

顶“嗖嗖”飞过。直到鬼子全部进入伏

击圈，连长才举起驳壳枪下令“打！”说

完他挥手一枪，就将那日军少佐打下马

来……部队发起冲锋，连长却没起身，

小沂蒙伸手一摸，才发现他胸口全是

血。原来，鬼子的试探性射击恰好打中

了连长，可他咬牙坚持战斗，最终因失

血过多而牺牲。

后来，小沂蒙改名肖沂蒙。那根沾染

了连长鲜血的红线，被他贴胸装进兜里。

解放战争后期，肖沂蒙成为连队指

导员。1950 年 10 月，他率领连队奔赴

抗美援朝战场，1951 年 6 月牺牲于铁原

阻击战。英雄长眠，但那根血染的红线

却被带了回来，成为连队的“传家宝”。

红线的故事令我动容。正当我琢

磨着要对“红线”作一番挖掘时，连队又

遭遇一件棘手的事。

国庆节前一日的傍晚，连队刚从靶

场回到营房，正碰到驻地长乐村民兵连

连长黄志全。他开着辆拖拉机送来两

头大黑猪，说是自家养的“海蟹猪”，让

子弟兵尝尝鲜。

“海蟹猪？”我一脸懵。一旁的炊事

班长解释说，南日岛海域盛产梭子蟹，

村上冰库容量有限，渔民就扒出蟹黄，

销到上海、杭州做蟹黄包，而剩下的蟹

壳、蟹爪就成了猪饲料。由此养出的

“海蟹猪”，肉质鲜美，香味浓郁。

指导员跟我们说起了黄志全与连

队官兵之间的故事。

前年初春的一个深夜，一排长带人

巡逻归来，看见黄志全在码头上张望。

原来，黄志全刚出海归来，平日会来帮

忙的叔伯兄弟都有事情，没人帮忙卸

船。若是新捕捞的鱼蟹不按时装上冷

藏车，损失可就大了。

一排长当即派一个战士回连队报

告，余下的人动手帮忙卸船，他们一直

忙碌到凌晨 3 点。那天天刚亮，黄志全

就带着两大筐鱼蟹来到连队，说要慰劳

子弟兵。连长指导员推辞不掉，只得让

司务长按市场价付过款才收下。

此后每逢渔汛期，渔民实在忙不过

来时，战士们都会利用休息时间帮助卸

船。没想到黄志全这次又送来了两头

猪。连队干部正想办法处理此事，炊事

班长说，不碍事，我有办法。

第二天一早，我们出操回来，看见

炊事班副班长正忙着准备杀猪。

“炊事班长说的办法呢？”朱干事忍

不住瞪起眼发问。

连长笑着回答说：“你甭着急，他牵

了 3 头百十斤重的架子猪，天不亮就给

老黄送去了。我一算账，愣是没叫老黄

吃亏呢！”

连长的话，让我们听清了事情的原

委，也让我倏然想起连队那个关于“红

线”的故事。从听到这个故事开始，我

就在琢磨，连队将这根血染的红线作为

“传家宝”，一定自有道理。现在我明白

了，它的背后是进入代代官兵骨髓的两

个 字 ：纪 律 。 我 眼 前 看 到 的 正 是“ 红

线”长出的新故事……

我们离开海防 1 连那天，轮渡破浪

而去。我回望南日岛，那一刻，洒满明

月清辉的海岛，犹如出水芙蓉般洁净。

红红 线线
■■章熙建章熙建

某国际军事比武的场地，是一片广

袤无垠的草原。

女兵徐风静静地蹲在草丛里，手里

紧紧攥着那支枪。流动的空气，仿佛在

一瞬间凝固了，只剩下徐风和她枪膛里

那最后一颗子弹。此刻，她眉头紧锁，

圆瞪的眼睛像要“吃掉”什么。她的脸

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有几道血痕不规则

地散落在她的脸颊和额头上。

她的耳边，只有风声和偶尔传来的鸟

虫嘶鸣。远远望去，在那无边无际的草原

上，她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黑点……

突然，靶标在前方迅速抬起，并匀速

向左滑动着。不过几秒，徐风测算着风

速，手臂沿着靶标的运动方向调整着。

“砰——”

徐风依旧单腿跪着，手里配枪的悬

空感还停在她的指尖。

在一小方屏幕前，徐风的教练习惯

性地用手推了一下鼻梁上的镜片。随

后，屏幕上，一个弹孔赫然出现在人形

靶标的“眉心”上，丝毫不差。

现场沸腾了！

徐风，这个风一样的名字，随着草

原的风，传遍了比武场。

颁奖仪式上，一位将军捧着一条金

色绸带，绸带底下垂着一块沉甸甸金灿

灿的奖牌，授给一名中国女兵——徐风。

草原上的风更加急促。徐风回头

望着那片广袤的青黄色，唇间露出一丝

微笑。

风一样的名字风一样的名字
■■张洁雯张洁雯

军营新传

时鲜的军旅故事


